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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才简介
陈有才，男，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大学文化，一生从事编辑工作和业
余创作。 信阳作家协会主席，

1965

年参加全国青创会，

1979

年参加全国
第四次文代会，

2002

年退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南省文史馆
馆员，陈有才词条入选《中国诗歌通史》，为中国乡土诗人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

已出版诗集《乡土·乡音·乡情》、《林海·山海·星海》、《山魈与水妖》、

《野山·野味·野情》、《诗艺与杂文》、《望贤居随笔》、《感觉再生》、《蜕皮的蛇》、《历练岁月》、《历练肝
胆》、《江淮屋脊》、《陈有才情歌二重唱》、《陈有才短诗选》（中英文对照）、《深山落果》、《历练人生》、《鸡
公山歌》（叙诗长诗）、《厚土家园》、《陈有才诗歌精选》、《老灯台》。 《我是首都农民工》尚有其他著作四
部。 《陈有才诗文集》（五卷本）近日出版。两次荣获河南省政府文艺成果大奖，多次荣获省以上诗歌奖。

陈有才

民歌是什么？

何其芳说：民歌是劳动人民“不吐不快”

的产物。

韩燕如说：荷花出水自带彩，民歌不上梳
妆台。

我说： 民歌是山花， 它比山花更绚丽多
姿；民歌是繁星，它比繁星更璀璨灿夺目！

我是吃民歌长大的。

庚辰年芒种节的前一天我出生在大别山
山歌窝，一个叫牛地的小山村。这里的乡亲
们几乎都会唱山歌，包括小调！山歌九腔十八
调，形式丰富多彩。插秧季节，“人人一把秧在
手，口唱山歌手插秧。 ”冬季，“十二月里腊梅
开，长工上山打干柴。 ”干旱季节，“一上水车
把脚挪，边车水来边唱歌。 ”薅秧时节，“太阳
一出红似火，拔去稗子长稻禾。 ”谁家娶新媳
妇了，唱撒轿头歌；谁家盖新房子了，唱上梁
歌；开秧门了，唱开秧门歌，有时两家同时开
秧门，还要先放三眼铳枪，三声炮响之后，不
光开了秧门，两家还要斗山歌。 喜事要唱，丧
事也要唱。 道士先生唱道一天，到夜晚了，丧
家的小媳妇们在道士唱道的桌上， 放上一碗
白米，把剪好的各种花放在米上，道士根据这
些剪花，唱出花名，唱不出花名的道士，就被
小媳妇们取笑一通。

我出生的季节，正赶上芒种节，父亲正在
田里插秧，正是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
插秧的季节。父亲说，我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就
加入了插秧歌之中。 直接加入到唱山歌队伍
是在我七岁时，父亲给我一杆放牛鞭子，我骑
在牛背上，上山放牛了。大部分放牛的小伙伴
都是光屁股孩子，他们都是唱山歌的好手，大
一点的也有十几岁了， 我把这山坡称之为大
别山歌坡。 这山坡和那山坡的放牛孩子天然
地分为两班。牛往山上一放，就拉开了斗歌的
序幕： 先挖土窑子， 捡石头蛋子放在土窑子
里，以备后用。 先是拉歌，然后是夸歌、对歌、

斗歌，斗歌就是骂歌。这时，双方斗歌升温了！

一场战斗打响了！开始挖的土窑子，捡来的石
子派上了用场。双方打起了石头仗，严重的能
打得双方头破血流。好在斗成这个结局，双方
也不生气，也不记仇，第二天赶着牛来，又开
始了头一天的表演赛。 我的山歌都是在这大
别山歌坡学的。

80

年代初，有一家儿童文学
杂志约我写一篇《我的学前班》，我就写了大
别山歌坡，我说歌坡就是我的学前班。我的老
师大都是和我一样的光屁股孩子。发出来时，

还颇受同行们的好评。这个学前班，上了一年

之久。八岁我入了私塾读书，才结束了这个学
前班生活。 这是我和大别山民歌结下的第一
段不解之缘！ 也算是童子功，受用终生！ 这以
后，一到放寒暑假，我还继续上山坡和小伙伴
们操练！一直到我去安徽霍邱叶集中学读书，

我已收集整理大别山山歌
300

余首， 有的还
发表在《霍邱报》上。

这里还得记述一段重要的记忆。

1957

年
上半年，我见到了著名翻译家、作家李霁野，

他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 来安徽视察梅山水
库，在老家停留几天，叶集中学请他给我们作
报告， 然后我和三位同学去他家拜访。 临走
时，他在我特地买的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以
后书架上见！ ”这是后话。

创作民歌是从
1958

年夏天开始的，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的浪潮对我冲击很大， 很自
然地把我这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卷了进去。 我
正在六安高中读书，暑假回到陈淋子家中，毛
主席一声“人民公社好”，全国掀起了人民公
社化运动！我正好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成天
跟在干部后面搜家家铁锅，桌椅板凳，归大食
堂，整整干了一个月。等开学了，回到六安，安
徽刚刚开始公社化，比河南晚了一个多月。我
由于亲身经历了公社化全过程， 于是就动手
写起了民歌。 安徽在新民歌创作中还是走在
全国前面的，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有三首：

大红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干旱哪方浇！

这一首我忘记作者了， 还有王传圣写的
一首《想娘》：

久不见娘心想娘，

回家见娘也平常。

睡到半夜心发急，

明日社里要挑塘。

还有一首是谢清泉写的《堆稻》。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凭良心说，这三首民歌现在看，也不丑。

比当今好多口水诗要好一百倍！

我自己写的量也很大， 白天劳动， 淘黑
沙，大炼钢铁，夜里写民歌。大都发在《皖西日
报》、《安徽文学》、《安徽青年报》等报刊。就这
样写到高中毕业，考取大学中文系之后，我把
发表的民歌、小小说、歌剧、相声一股脑儿都

寄给了李霁野。 他回
信时说： “初学武艺
的人，一进武器库，刀、枪、棍、棒都想玩耍，但
中国有句老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 从
你寄来的剪报看，还是写诗为好。 ”从此一锤
定音，我就专门写民歌和新诗了。这时写的东
西，只能是练笔，总是羞答答地不敢承认这一
段创作经历。 所以，

1963

年阿红兄在《鸭绿
江》 上举办一个栏目，《我的二十五岁以前》，

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就把当年发表在天津《新
港》上的组诗《波涛滚滚的长河》（笔名金波）

当成我的处女作。 这也是吴思敬先生主编的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称我

1963

年才开始
诗歌创作的由来。

真正自觉地进入到山歌创作， 也是从
1963

年开始的。 这一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 我从大学回到农村之后，经过一段调整，

深秋，我背着锅巴面，从家门口出发，向大别
山进军。先到金寨铁冲，从铁冲进入梅山水库
库区，那年梅山水库大坝复修加固，水库水放
完了。九月重阳节我就是在库区里过的，老乡
们把我当贵宾迎到家中，喝菊花酒，唱山歌情
歌。也就在那年九月，我写的新诗和部分民歌
在《河南日报》副刊“沃土”上发表，连发了几
组组诗。我同时也用山歌参加了村史的写作，

受到公社和家乡县文化馆的好评。 最感动人
的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正刚的关怀和重视。

他让县委办公室主任打听我是哪个公社的。

亲自到公社找我问寒问暖。 当他问我需要什
么帮助时，我说看不到报纸和文艺书籍。他立
马让公社团委给订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
学》。并且说，先读社会这本大书吧！更令我难
忘的是，我家屋后一个邻居，叫崔六伯，是个
瞎子，但他山歌一肚子两肋巴。我一有空就去
他家，边帮他干活，边让他唱山歌。 这天我去
了，他一脸不高兴。 他说，听说你的什么诗在
《河南日报》露一鼻子，可我就是听不懂。他当
场给我唱了一首民歌：

你脚踏故乡土，

你眼观故乡人，

不唱故乡歌，

巫婆子装假神！

我当时听了， 脸红了。 这对我震撼太大
了。于是痛下决心专攻五句山歌的写作。这期
间《河南日报》副刊负责人余昂很支持我，副
刊编辑许鸿科老师也很支持我，给我写信，最
长的达四页稿纸。 接连发表， 他怕别人有意
见，让我用笔名发表，信还在途中，他先给我

起个笔名
:

陈淋人。 还真不谋而合，我自己起
了个笔名“陈淋子”。 顺便交代一句：回到家
乡，我都用真实姓名发表作品了，金波笔名，

从此不再用了。

这期间的代表作是《踩住丰收脚后跟》：

天上浮云撵浮云，

人争上游树争春。

昨晚开了超产会，

今朝挑肥人撵人。

踩住丰收脚后跟。

这首山歌，被诗评家们提来道去，选进了
小学课本。梁前刚著《五句子概说》（长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其中记述我

8

个页码，讲了我
对五句山歌所作的贡献， 专门提到了这首山
歌。

这期间， 我被评为全省上山下乡模范知
识青年。

1964

年
7

月，县委组织部选拔我为四
清工作队员， 分在王正刚书记蹲点的生产大
队。

1965

年秋，团中央候补书记徐惟诚（笔名
余心言，杂文家）亲自来信阳考核我，推荐我
参加

1965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
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县文化馆写
个先进材料，省委宣传部没有通过。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余大申点名让
我写，并要求要写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这
就是我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我唱山歌党定
音》。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
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奔流》 等期刊除了
《中国青年报》摘要发表外，其余报刊均全文
刊发。 引来了全国

27

家报刊向我约稿。 发言
中唱了与社员打成一片，参加抗旱车水时，唱
的一首山歌：

一上水车把脚挪，

边车水来边唱歌。

唱歌车水都不会，

齐向贫下中农学。

先学车水后学歌。

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在大会
上表扬我说“先学车水后学歌”告诉我们的道
理是多么深刻啊，只有先学会劳动，才能进入
创作呀！ 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接见我们时，我
唱了一组山歌：《一路山歌进北京》。 其中《车
过黄河》：

谁说黄水似泥浆，

像俺山泉闪银光，

打开窗子睁睡眼，

错把黄河喊长江。

声声笑到石家庄。

还有一首：《我唱山歌党定音》

爹亲娘亲没党亲，

党的恩情似海深，

教我成人教我唱，

我唱山歌党定音，

一辈不忘党的恩。

牡亡


